
科技导报2020，38（10） www.kjdb.org

引用格式：田军 . 我们的征途是有光的深海[J]. 科技导报, 2020, 38(10): 31-33；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20.10.008

我们的征途是有光的深海

田军，现任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古海洋学和

古环境变化。

田军1,2

1. 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上海 200092

2. 同济大学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海 200092

我进入海洋研究领域，源自硕士导师龚一鸣教

授的推荐。进入同济大学之前，我跟随张克信教授

的团队在东昆仑山无人区填图，每天翻山越岭几十

公里。1996年和 1997年的中国，科研人员的物质

生活比较清贫，无人区里的艰辛让我产生了换一个

学习方向的念头。1998年6月，在准备博士入学考

试时，将此想法告诉了导师龚一鸣教授。我记得当

时是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勘楼前与他说这些

话，他看着我，思考了一会说：“我们刚开完一个会，

传达了国家后期发展的一些计划，21世纪将是海

洋的世纪，你不如投身国家的海洋事业中去吧，可

以考虑去上海读同济大学汪品先老师的博士。”我

没有过多的询问，立即着手准备，在同济大学卞云

华老师的悉心关照下，1999年9月终于成为了汪品

先院士的一名博士研究生。

导师汪品先院士是中国海洋学界的泰斗，中国

古海洋学的创始人，中国大洋钻探计划的策划者和

推动者。他不屑于跟着国际前沿蹭热点，而是在深

度学习中进行独立思考。1998年递交的南海季风

钻探建议书被国际大洋钻探评审通过，1999年用

美国的“决心号”钻探船实施了南海的ODP184航

次，创造了历史。近年更是提出“古气候变化低纬

驱动论”，挑战经典的“米兰科维奇”理论。21年

中，在汪先生的影响下，我一直从事南海的深海古

海洋学研究。2009年参加国际大洋综合钻探计划

IODP321航次后，开始将研究领域从南海拓展到整

个赤道太平洋，到如今关注整个太平洋的古海洋变

迁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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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一名学生成长为一名独立的科研工作者，

亲身经历了国家海洋科学的发展，特别是深海科学

强势发展的历程。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下，无论

是深海基础研究还是深海观测技术和装备的研发，

我们正在不断获得国际同行的认可，正处在从海洋

大国向海洋强国转型的阶段。而这也正是中国海

洋科技工作者共同努力促进的结果。

第一次见到丁抗是 20年前在汪先生的办公

室，那时我还是一名博士研究生，跟随汪品先院士

攻读古海洋学博士学位。随着敲门声，汪先生办公

室的门被轻轻推开，一个瘦高的男子进来，浑身透

着书卷气，脸上带着浅浅的微笑，他向汪先生问候

之后，也笑着和我打了个招呼，这让我受宠若惊，局

促不安地回了一个笑脸。1年不到，在中国大洋钻

探学术研讨会上，汪先生提携还是学生的我与他共

同做了一个报告，我讲了 10分钟。会上我又见到

了丁抗，并有了很短暂的交流。此后，我便慢慢知

道了他的很多故事。丁抗在美国研究海洋化学，搭

载美国的阿尔文号深潜器下到过海底很多次，他不

仅研究基础海洋科学，更潜心钻研大洋深潜技术。

20世纪90年代，丁抗逐渐将人生的中心挪回国内，

用满腔的热血推动中国大洋深潜科学的发展，在国

内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丁抗以专家组成员的身份参与了中国7000 m
载人深潜器“蛟龙号”的研发和海试。2012年6月，

蛟龙号第一次冲击 7000 m深潜记录，那时我在美

国华盛顿代表中国参加国际大洋综合钻探计划

（IODP）的年度会议。坐在我旁边的是日本的一名

女观察员。她主动询问我关于“蛟龙号”的事情，询

问是否蛟龙号要冲击7000 m的世界纪录。我估计

她看到了中国的新闻报道，微笑地对她说：是的。

但马上感觉这似乎不够，对她卖了一个关子，说

7000 m只是第一步，我们其实想做更深的记录，她

满脸疑惑地看着我，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个数

字：10000 m。

我这么说是有原因的。2008年，我在日本高

知参加亚洲海洋地质大会，日方特意安排去参观日

本的载人深潜器，我坐在深潜器的操控台上，看着

日方警觉而骄傲的眼神，我思绪万千，对中国自己

的深潜器充满了希望。我之所以敢对日方的观察

员说1万米，是因为我对以丁抗为代表的科研人员

充满信心。

2017年 10月 3日，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

程研究所“深海勇士”号 4500 m载人深潜器在中

国南海完成全部海上试验任务，胜利返航三亚港。

此时，丁抗已是三亚深海所所长，“深海勇士”号的

国产化率已经超过90%。据新华网报道，2018年4
月 12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位于海南三亚的中国

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仔细察看“海翼”号

深海滑翔机、“天涯”深渊着陆器等设备，并同“深海

勇士”号载人潜水器设计师和深潜团队亲切交谈。

就在不久前，在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阶段性

胜利的时候，央视频发布了一条消息，“中国人要挑

战万米深海了！潜水器的名字请你定”。水深

11000多米的马里亚纳海沟是人类已知最深的海

域，以丁抗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倾注十几年心血，

终于要亲自下去探险了。我不知道当年那位日本

的女观察员是否也看到了这条视频新闻，如果看到

了，她应该还记得当年我们之间的对话吧。

中国的深海科学正在向世界顶峰冲刺，以丁抗

为代表的科学家不计个人得失，心里只有国家。我

的导师汪品先院士年过8旬，依然3次搭载“深海勇

士号”和丁抗一起下潜1000多米深的南海，每天晚

上 10点多还在办公室伏案整理考察资料，思考中

国海洋科学的未来。

2007年的时候，我以洪堡学者的身份参加德

国洪堡基金会组织的年会。在德国波恩的洪堡总

部，洪堡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和我交流，询问我在德

国的生活和工作情况，也顺便了解中国的海洋科学

发展情况。记得我当时非常坦诚地对他们说，中国

的深海科学与德国还有很大差距，但是“We are ap⁃
proaching!”洪堡基金会的工作人员用平静的眼光

看着我，我可以感觉出她眼神里的笑容，她并排和

我一起走了很远，没有说一句话。

确实，在深海基础科学和应用技术上，中国与

欧美发达国家有一定差距，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

2009年在美国的大洋钻探船上被检查相机时的屈

辱。但我们有坚定的信念，知道自己身上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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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努力中一步步迎头赶上，更重要的是，这样的

信念正在传递给我们的年轻一代。

1999年我踏足海洋研究领域，到现在已经 21
年了，此时的中国已非昔日可比，在国家的扶持政

策和经济发展的推动下，科技工作者的待遇和地位

不断提升，价值日益凸显。海洋科学是高投入、高

风险的事业。2020年4月21日在微信朋友圈看到

一首词，怀恋1年前在斯里兰卡恐怖爆炸袭击中牺

牲的中国派出的海洋科考科学家。海洋科研的道

路上有血有泪，但海洋科技工作者的坚定信念不会

因此改变，我们的征途是有光的深海，我们的肩上

是国家和人民的希望。

（2020年5月于上海）

（责任编辑 卫夏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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